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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俪成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以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场
景作为倒计时画面的创意，震撼了全世界的观众。在
二十四节气中，立春是冬奥会开幕的日子，需要最后
一个出场，这样一来，在倒计时画面中第一个出现的
节气，就变成了雨水。

如果说立春是一年时间的起始，那么雨水时节，
就是一年生命的起始，从自然草木，到农圃作物，再到
人类本身，都在雨水时节展现出了无限的生命力和发
展潜能，由此观之，冬奥会开幕式以“雨水”作为二十
四节气倒计时的起始，不仅与冬奥会开幕的日子配
合，还恰到好处地展示了中国传统中的“生生不息”之
理，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活力与生机。

雨水和惊蛰
孰为农历一月的节气？

在如今的二十四节气中，雨水紧跟着

立春，是农历一月的第二个节气，再接下来

是惊蛰、春分。这样的顺序与《逸周书 ·时

训解》《淮南子 ·天文训》等先秦、汉初文

献中记载的二十四节气顺序是一样的。

但是，在东汉班固编写的《汉书 ·律历志》

中，春季前四个节气的顺序却是立春、惊

蛰、雨水和春分，其中惊蛰和雨水的顺

序，和现在通行的顺序恰好颠倒。这样

先惊蛰、后雨水的历法，在汉代曾经通行

过很长时间，东汉经学家郑玄在注释《礼

记 ·月令》时特别说明“汉始亦以惊蛰为

正月中……汉始以雨水为二月节。”古时

将每月两个节气中的前一个称为“节”，

后一个称为“中”或“气”，所以郑玄这段

话的意思，就是汉代开始，惊蛰成为了正

月的第二个节气，雨水则退为二月的第

一个节气。

那么，汉代人为何要调换雨水和惊

蛰次序呢？这与儒家经典《礼记 ·月令》

有关。《礼记 ·月令》将一年分为四季，每

一季分为孟、仲、季三部分，各自对应一

个月，在每一个月份之下，又记录了本月

的自然物候变化，并根据自然状况，规定

了本月人类社会的行事准则，可以说是

一份完整的年中行事指南。在《礼记 ·月

令》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二十四节气”

的说法，但是其中的不少表述，都和后世

节气的名称相似，比如《礼记 ·月令》在描

述孟春（一月）的物候时说“东风解冻，蛰

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其中

“蛰虫始振”指蛰伏的虫蚁在春天重新焕

发生机，这和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意

思几乎相同。但是，按照《礼记》的说法，

“蛰虫始振”是一月的物候，二十四节气

中的惊蛰却是在二月，这就与儒家经典

发生了矛盾。同样，《礼记 ·月令》在描述

仲春（二月）的物候时，又有“始雨水”的

说法，其中的“雨水”与节气中的“雨水”

字面相同，但二十四节气中雨水却在一

月。此外，另一篇与《礼》有关的经典，被

认为反映了夏朝历法的《大戴礼记 ·夏小

正》中，在描述正月的物候时也有“正月

启蛰”的说法，这里的“启蛰”，就是“惊

蛰”的原名。

这样看来，在《礼记 ·月令》和《大戴

礼记 ·夏小正》两篇儒家经典文献中，都

认为“蛰虫始振”或“启蛰”是一月的物

候，“雨水”是二月的物候。虽然两篇文

献都没有明确提到“惊蛰”或“雨水”是

“节气”，但后世在安排二十四节气的顺

序时，如果按照原先的传统，将雨水放在

一月，将惊蛰放在二月，则不免与儒家经

典有所扞格。所以西汉末年王莽改制

时，国师刘歆奉命编定新的历法《三统

历》时，就将惊蛰放到了一月，雨水放到

了二月，以与《礼记 ·月令》《大戴礼记 ·夏

小正》的记载配合。这种新的节气顺序，

在儒家学者那里很有市场，比如东汉末

年的蔡邕，在疏解《礼记 ·月令》时，虽然

在整体上驳斥了《三统历》，但依然接纳

了先惊蛰、后雨水的顺序。

不过，到了魏晋南北朝之后，儒家思

想在社会中的统治力开始受到冲击，人

们开始广泛关注《淮南子》这样的道家、

杂家文献，再加上西晋汲冢战国古墓中

出土了《逸周书》的古文版本，使得这部

非儒家的先秦典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

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认可《淮南

子》《逸周书》中对于二十四节气的排

序。南朝刘宋时学者何承天上《元嘉

历》，“以……雨水为气初”，在沈约《宋

书 ·律历志》和敦煌出土的北魏太武帝太

平真君十一年的日历中，二十四节气已

经回到雨水在一月紧跟立春，惊蛰在二

月开启春分的顺序，和现在一样了。

雨水物候：
鸿雁来，草木萌动，春
雨绵长

上文提到最早记录二十四节气的

《逸周书 ·时训解》，不但将一年分为了二

十四个节气，还将每个节气以五天为限，

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列举了相

对应的物候，一年共有七十二候。由于

《逸周书 ·时训解》中描写物候时所用的

语句，和《礼记 ·月令》中描写各月的句子

相似度非常高，所以后世将两者结合了

起来，构建出“月令七十二候”的物候体

系。在七十二候中，雨水节气的三个物

候分别是：“雨水之日，獭祭鱼。又五日，

鸿雁来。又五日，草木萌动。”其中所描

述的自然现象虽然不一定与时日完全对

应，但却体现出了雨水时节万物复苏、欣

欣向荣的特征。

三个雨水的物候中，“鸿雁来”指大

雁从南方飞回北方，“草木萌动”指花草

树木生长萌芽，这些都是春季天气回暖

之后的典型自然变化，比较容易理解。

“獭祭鱼”则比较有趣，这里的“獭”主要

指水獭，据古人的观察，每到春季雨水前

后，河冰解冻，游鱼上浮，水獭在捕猎游

鱼之后，常会将鱼拖出水中，陈列在岸

上，同时后腿站立，两只小手放在胸前，

好像是在做祭拜的动作。儒家在举办宗

庙祭祀之礼时，需要先以食物祭祀祖先，

然后再自己进食，对于崇信儒道、注重

礼仪的儒家学者而言，水獭这样的动作，

表现了动物也会遵从祭祀之礼，正是礼

教合于自然天道的证据。旧题元代吴

澄编《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释“獭祭鱼” 时，将其与霜降节气的物候“豺祭兽”并

提，说：“祭鱼，取鱼以祭天也。所谓豺

獭知报本，岁始而鱼上游，则獭初取以

祭。”认为这体现了水獭“不忘本”的高

贵品质。

除了遵循礼教之外，獭祭鱼还有一

个意义，就是标志着一年渔业活动的开

始。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有了可持续

发展的观念，《逸周书 ·文传解》中记载着

文王颁布的禁令：“川泽非时不入网罟，

以成鱼鳖之长”，认为在鱼类生长繁殖的

时候，需要有一段休渔期，避免过度捕捞

造成渔业资源的枯竭。那么这个“非时”

的标准如何划分呢？古人认为，每到春

天，水獭开始“祭鱼”，说明自然界中的生

物已开始了捕鱼捕猎，这体现了自然天

道对捕猎活动的默许，人类于此时开展

渔猎活动，方是不违天时。《礼记 ·王制》

云“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就是以雨

水“獭祭鱼”的现象为界，区分休渔期和

开渔期的。在唐代武后执政的时期，曾

经长期推行过素食政策，官员不得杀生

而食，凤阁舍人崔融上书表示反对，其中

提到“春生秋杀，天之常道。……豺祭

兽，獭祭鱼，自然之理也。”以“獭祭鱼”为

例，说明物种互相捕食，是天道允许的行

为。在这个时候，雨水时节捕鱼而祭的

水獭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成为

了左右人类社会政策的关键角色。

当然，雨水时节最有代表性的物候，

还是春雨。不同于夏雨的猛烈和秋雨的

凄凉，春雨雨量不大，却绵延悠长，给人

一种温柔润泽的感觉。元稹曾写过一组

《咏二十四节气》的律诗，《雨水》一篇写

道：“雨水洗春容，平田已见龙。祭鱼盈

浦屿，归雁过山峰。云色轻还重，风光淡

又浓。向春入二月，花色影重重。”其中

除了獭祭鱼、北雁南归等《礼记 ·月令》中

提到的物候之外，“云色轻还重，风光淡

又浓”两句，写出了春日风物在细密春雨

的掩映下阴晴不定、浓淡交错的朦胧

感。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中的

名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

无”更是最贴切地表现出春雨若有若无、

如丝如梦的感觉。

随着春雨而来的，是前面提到的“草

木萌动”的物候，虽然此时的草木尚在初

生的状态，但已经为冬日单调的大地增

添了一分亮色。草木生长时“池塘生春

草，园柳变鸣禽”的欣欣向荣之态，也会

给人带来强烈的生之喜悦。唐代诗人独

孤及《山中春思》云：“獭祭川水大，人家

春日长。独谣昼不暮，搔首惭年芳。靡

草知节换，含葩向新阳。不嫌三径深，为

我生池塘。”诗人虽然远离人世，独处山

中，但依然被雨水时节萌动生机的春草

所安慰和感动。而清代乾隆帝《月令七

十二候》诗写到雨水时节“草木萌动”之

候时所说“遍地含芽及莩甲，连林柳眼与

梅心”，则是更加直接地展现出了雨水时

节草木无处不在的蓬勃生命力。

雨水民俗：
以“爆米花”预测稻种
成色

雨水时节的“草木萌动”，对于文人

来说是增加了赏心悦目的美景、窥情钻

貌的诗材，对于农人来说则标志着一年

生计的开端。清人刘秉恬《春雨》诗云：

“雨水节逢雨水匀，眼前气象又添春。落

梅片片如垂露，弱柳丝丝可压尘。和漏

今宵听滴沥，润苗来日更精神。年年幸

获丰年象，感切无边造物仁。”其中“落梅

片片如垂露，弱柳丝丝可压尘”是以诗人

之眼欣赏花木勃发之美，“润苗来日更精

神”则是以农人之心赞美雨水对农作物

的滋养之功。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播种的时机与

天候的晴雨有着密切关系。上海俗谚云

“春雨贵似油，点滴弗白流”，春雨对作物

的生长意义重大，要让庄稼切实享受到

春雨的滋润，最好在雨水前后完成播种

植栽。清人王文清《区田农话》说：“《孟

子》‘不违农时’，以春耕为第一义。春耕

之始，必在雨水节前。”讲的就是这个道

理。按照《礼记 ·月令》的要求，古时的君

王在“草木萌动”之后，通常需要颁布农

业政策，测量划分土地范围，寻找适合不

同作物的土地，亲自指导百姓耕种之法，

所谓“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农人对耕种的时机、土地和手法具备了

相当的了解，在雨水节前依法播种，才能

最大程度确保一年的收成。

除了选择合适的播种时间之外，种

子的选择也很重要。在雨水时节，民间

有一项重要的传统习俗，叫作“占稻

色”。清代乾隆帝下令编定的《授时通

考》引《田家五行》云：“雨水节，烧干镬，

以糯稻爆之，谓之孛娄花，占稻色。”在雨

水时节，人们会将锅子烧热，放入糯稻，

使其外表在高温下膨胀爆开，以此预测

稻种的成色，爆开的糯稻叫“孛娄花”。

具体“占稻色”时，人们会将早稻和晚稻

等不同的糯稻各抓一把，放入不同锅中，

哪个锅中爆开的糯稻最多最白，就说明

这种糯稻成色最好，当然也就最适合大

面积播种。

这种爆糯稻以占卜的习俗，早在宋

代就已经在江南地区出现。南宋范成大

《吴郡志 ·风俗》言吴郡人每到初春，就会

“爆糯谷于釜中，名孛娄，亦曰米花，每人

自爆，以卜一岁之休咎。”由此可见，这种

占稻色用的“爆孛娄”，大概就是最早的

“爆米花”。只不过我们现在经常在看电

影时吃的“爆米花”，主要是传自南美印

第安人，用的“米”是玉米，而传统的“爆

米花”，用的则是糯米，现在江南一代“米

花糖”之类的点心，更为接近传统的手

法。根据范成大的说法，吴郡人爆米花，

不仅仅可以预测收成，还可以预测个人

一年的吉凶，故又称“卜流花”或“卜年

华”。清人李诩有诗歌咏吴地爆米花占

卜的习俗说：“东入吴门十万家，家家爆

谷卜年华。就锅抛下黄金粟，转手翻成

白玉花。红粉美人占喜事，白头老叟问

生涯。晓来妆饰诸儿女，数片梅花插鬓

斜。”从“占喜事”到“问生涯”，爆米花占

卜的内容既可以是姻缘，也可以是健康，

可以说非常多样化了。在上海，这种习

俗同样非常流行，乾隆年间文人李行南

作《申江竹枝词》咏上海民俗，其中就有

对“爆孛娄”的描写：“糯谷干收杂禹粮，

釜中膈膊闹花香。今朝孛娄开如雪，卜

得今年喜事强。”可见卜流年和占稻色一

样，都是以稻谷爆开的程度和色泽决定

结果好坏的。在农业社会，个人乃至社

会的命运，与一年中粮食收成的好坏息

息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占稻色”到

“卜流年”的转换，也自有其合理性。

雨水时节“草木萌发”的物象，也很

容易让人进一步联想到人类的繁衍与生

长，清罗国纲《罗氏会约医镜》云：“立春、

雨水二节，得天雨，承接，夫妇各饮一杯，

入房即孕胎生子。”认为雨水时节的雨，

有促进生育的功能。在川西一代，民间

在雨水时有“撞拜寄”的习俗，父母在这

一天会带领子女认干爹干妈，以此保证

子女的成长过程中受到更多关爱和扶

持。这些都是在雨水时节“生长”“发生”

特性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民俗。

（作者为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
文系讲师）

水쮮：
节쏼쏈뚯뗄쪱뷚，能몬컞쿞잱쓜

最早记录二十四节气的《逸周书 ·

时训解》，不但将一年分为了二十四个

节气，还将每个节气以五天为限，划分

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列举了相对

应的物候，一年共有七十二候。后世

将《逸周书 ·时训解》与《礼记 ·月令》结

合起来，构建出“月令七十二候”的物

候体系。在七十二候中，雨水节气的

三个物候分别是：“雨水之日，獭祭

鱼。又五日，鸿雁来。又五日，草木萌

动。”其中所描述的自然现象虽然不一

定与时日完全对应，但却体现出了雨

水时节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特征。

上图为草木萌动、春雨绵长的标

志性雨水物候（视觉中国）；左图为敦

煌研究院发布的二十四节气之雨水壁

纸；下图为“老树画画”笔下的二十四

节气之雨水

▲ 春雨对作物的生长意义重大，要让庄稼切实享受到春雨的滋润，最好在

雨水前后完成播种植栽。莫高窟第23窟就有一幅雨中耕作图，图中乌云密布,雨

水倾泻,一位农夫挥鞭赶牛,在雨中耕种,另一位挑担行走,身旁畦田青青


